
這初冬時節，
馬友洄游香港水域
，群聚青馬大橋底
，釣友群體頓時活
躍起來。

青馬大橋未建
時，這段出海的港
口人稱馬灣或汲水
門，水流湍急，馬

友洄游後在此處覓食。這天從東
涌乘巴士出中環，途經青馬大橋
，往下望，但見橋下釣艇十數二
十，分布岸邊與海心，有些來回
穿插。在馬友結群的排口下釣，
平日甚少船隻停留的水道，一片
繁鬧氣氛。

馬友當令的氣氛感染陸上途
人，路經青衣城商場外面，發現
路邊一角有人賣魚，這地方遠離
街市，看來臨時擺賣，過路的主
婦向兩位賣魚女人問價，兩人賣
的正是馬友。

「馬友是貴價魚啊！大條要
三百元一斤，三、四斤一條的每
斤二百五十元賣給你。」 她向主
婦解釋，馬友魚越是大條價錢越

高，原因大的比小的好吃，她指
的小馬友已經數斤重。這些馬友
是她男人在青馬大橋底釣到的，
自己吃不完，一些送親友，剩下
的拿來賣。看兩人的打扮確不似
小販。這不由引起我這個退役釣
友的興趣，她轉過來與我交談。

「早幾天，男人釣到一條十
斤重的，他的朋友好犀利，釣到
一條三十斤。」 旁邊的女人搭嘴
說： 「大魚賣給人啦，每斤三百
五十元，賺了一萬多元。」

聽來可誘人，挑起我的興趣
，打電話給舊日的釣友，問他出
動到大橋底沒有。友人原住港島
南，退休後遷居馬灣珀麗灣，在
青馬橋腳下，為釣魚而遷。

「點少得我一份，密密上釣
，最大一條十多斤。」

又是一個十多斤，難怪橋底
都是釣艇。

他把當日釣馬友的視頻傳給
我看，場面緊張熱鬧，有些釣艇
之間相距不足一條竹竿，他的電
船仔艙位大，方便走動，互相協
助，遇大魚上釣時，一聲： 「撈

網！」 即有人持撈網過來將拉到
水面大魚撈起，還有水艙養魚。
鏡頭下，他與朋友剛釣上一條，
不足兩分鐘又釣上一條，頻密上
釣，看時間算，約十分鐘內釣來
六條馬友，每條重約三至四斤，
他們不停地高聲大叫。友人遇大
魚上釣，與魚角力，雙手不停收
絲，花了五分多鐘將這條大馬友
扯出水面，旁邊一位釣友拿撈網
緊張守候，大魚水面掙扎，力度
很大，隨時掙脫，他急忙伸出撈
網撈住大魚，合兩人之力，將大
魚抽上船艙，大魚還在掙扎，眾
人歡呼，過磅看重量，足十四斤
過外，友人大豐收。

馬友上釣頻密，原因是馬友
魚洄游，大群游到青馬大橋，在
附近的一帶覓食，吃小魚及蟹，
因此一條上釣，接二連三地上釣
，漁民的釣艇，此時來到橋底下
釣。漁民比釣友經驗，他們看 「
打水」 下魚絲， 「打水」 的現象
是馬友追捕小魚，小魚成群逃避
，海面濺起水花，漁民判斷下面
有大魚，就在濺水的地方下釣。

之前一位漁民船家，已轉做貨運
，馬友季節暫時擱下生意，到大
橋底釣馬友，憑他熟悉水流，每
次收穫數十斤至百斤，持續一星
期，賺得三十多萬元，這件事在
釣友間傳開了。

馬友魚是魚中佳品，肉鮮美
，細膩而富彈性，魚肉的結構特
別，像茶樓甜味的千層糕，一疊
一疊，全身多肉，只有中間一條
大脊骨，脂肪豐富，越大越好吃
，二三十斤的大魚肉質更鮮美，
屬貴價魚。食法方面，可用蒜、
火腩、薑葱炆，或切肉塊，香煎
馬友魚扒，皆為美味。

作為退役釣友，我得意之作
在澳洲昆士蘭鷺島外的大海下釣
。當年釣友有來自日本、英國及
澳洲共約七人，以拋絲方式下釣
，魚仔作餌。下釣約一小時回航
，我釣得七條，可謂賽事冠軍。
當晚由鷺島餐廳廚師選出四條，
以烤的方式處理，香氣撲鼻，與
依達等四人共享晚餐，這夜我竟
成了主角。

明天是大年初一，借《
大公報》一角向各位讀者拜
年，祝大家鼠年大吉大利
、鴻運當頭、健康平安！

中國人傳統，一年中
的節日，以正月初一過春
節最重要最喜慶， 「爆竹
聲中一歲除，春風送暖入
屠蘇。千門萬戶曈曈日，

總把新桃換舊符」 。春節除了拜年派利是（
壓歲錢）的傳統，古代還有 「守歲」 的習俗
，大年三十除夕，全家吃過團年夜飯之後，
點起蠟燭或油燈，圍坐爐旁閒聊，通宵守夜
，象徵把一切邪瘟病疫趕跑驅走。蘇東坡有
一首《守歲》：

欲知垂盡歲，有似赴壑蛇。
修鱗半已沒，去意誰能遮。
況欲繫其尾，雖勤知奈何。
兒童強不睡，相守夜歡嘩。
晨雞且勿唱，更鼓畏添撾。
坐久燈燼落，起看北斗斜。
明年豈無年，心事恐蹉跎。
努力盡今夕，少年猶可誇。
不知道 「守歲」 的習俗從什麼時候已經

消失，但在我的家鄉潮汕地區，大除夕一家
人吃年夜飯叫做 「圍爐」 ，聽起來是不是古
意盎然呢。中國各地過年習俗不同，十年前
我到瀋陽出差才知道北方有 「過小年」 的傳
統，北方人也很少聽過香港人有 「年廿八洗
邋遢」 的習慣，但無論城鄉、不分南北，大
年除夕一家人吃年飯，是中國人特別是長輩
們最大的快樂，正如曾經唱遍大江南北的《
常回家看看》一句歌詞： 「一輩子不容易就
圖個團團圓圓」 。

西方也有重視家庭團聚的傳統，歐美國
家過聖誕節最隆重，平安夜一家人團聚，與
中國人吃年夜飯的意義頗多相似。當年麥克
阿瑟對入侵朝鮮的美軍第八集團軍官兵保證
，兩周內打敗朝鮮軍隊和中國志願軍，結束
戰爭放他們回家過聖誕節，官兵們興高采烈
，可是這位立下 「飲馬鴨綠江，回家過聖誕
」 豪言不可一世的五星上將，不僅未能兌現
諾言，更斷送數以萬計美軍的性命，連第八
集團軍司令沃克中將也在中國志願軍的攻勢
中命喪異國。

說回中國人過春節。不久之前讀一本書
《變局—七千人大會始末》，當中提到新
中國成立之後一個很特別的春節，一九六二
年著名的 「七千人大會」 在北京召開，因為
涉及總結教訓、糾正錯誤、調整經濟等重大
議題，會議一再延期，從一月十一日一直開
到二月七日，其間遇上春節，中共中央毛澤
東主席決定讓出席會議的來自全國各地七千
名縣委書記以上幹部全部留在北京過春節，
除夕之夜和大年初一，七千人和毛澤東、劉
少奇、周恩來等中央領導人一起出席兩場大

型歡聯晚會，年初二上午繼續在人民大會堂
開會。

時代不同，春節不變。 「鼓角梅花添一
部，五更歡笑拜新年」 。但今年香港春節的
喜慶氣氛大打折扣，黑衣暴力陰霾下，有三
十八年歷史的大年初二賀歲煙花匯演被迫取
消，廣大市民應該享有的歡樂就這樣被剝奪
。筆者上周日出席一個主題為 「止暴制亂、
恢復秩序、重回正軌」 的論壇，與會者對黑
衣暴行深表憤慨，對春節平安深表憂慮，有
人說本來不打算外出旅行，但實在不想留港
過年，因不想看到黑衣暴徒惡行的新聞，影
響過年心情。話聲未落，黑衣暴行再起，四
名男女警員喋血街頭。

回首歷史，展望未來，從來邪不能壓正
，道路曲折前途光明。暴力只能製造痛苦和
悲劇，平安祥和是人類永恆的祈禱。值此迎
新棄舊之際，讓我們一起為香港這個家敲希
望的鐘，讓歡樂代替哀愁，讓世界找不到黑
暗，幸福像花開放。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
叢中笑。

待到山花爛漫時，她在叢中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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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旦一過，柏

林陰冷的冬天讓這
個城市的生活也顯
得略微清淡一些。
於是，時不時地，
我獨自一人吃早餐
的時候或者晚上和
家人吃晚餐時，便
會收到一些關於 「

天空」 的信息。
「快看窗外，今天的天是紫

色的！」
「今天夕陽超級美啊！」
「快帶上手機，到陽台！」
柏林的冬天裏，放晴的日子

不錯。偶爾清晨太陽會在厚厚的
雲層隱隱約約露個臉兒，那時天
剛蒙蒙亮，陽光照不透雲霧也照
不亮天空，於是暗暗地把雲層染
成了一片淺紫色。東邊的天空從
紫色，變成粉紫色；隨着天亮又
努力想呈現出一點像朝霞的樣子
，天空漸漸變成了粉色，然後越
來越淡，直到成為柏林人熟悉的
白色厚厚雲層。

這樣的清晨極少，甚至少於

有朝霞滿天的晴天。走到街上，
我前面那位匆忙上班的女白領忍
不住停下腳步，把手上的咖啡放
到路邊花壇上，舉起手機對着紫
色的天拍照。拍完看看相片，臉
上並沒有滿意的意思，又重新舉
起手機再拍，再看。她搖搖頭，
用手機撥通電話，抓起咖啡，一
邊走一邊打電話。她大概在給閨
密或者男朋友說眼前紫色的天空
： 「太美了，相機拍不下它一半
的顏色，快出來看！」

我輕輕一笑，因為十分鐘前，
我也接到這樣一個電話出門的。

比起朝霞，人們更熟悉柏林
的晚霞一些。一年之中，柏林有
晚霞的日子很多，也很美，以至
於在柏林客廳陽台朝西的房屋都
比朝東的賣得略貴一些，特別是
有大落地窗的那種。坐在沙發上
，望出去是漫天彩霞，如置身於
畫中。

那天回家路上，也是看到白
天並不太晴朗的天出乎意料地變
成了粉紅色，西邊的雲層也不多
不少，有的是零零散散一小朵一

小朵地散落着，有的是長長幾條
層層疊疊。沒有一絲風，它們都
安安靜靜地停在半空享受着夕陽
的照耀。

「明天是個好天。」 不知不
覺我在紅綠燈面前已經站了好一
會，一位清潔工小伙站在我們旁
邊跟我說話， 「在柏林，如果晚
上有晚霞，就說明第二天是個晴
天。」

「真的麼？」
「真的，至少是上午會有太

陽，有半天的晴朗。」
「半天也不錯啊！」
「哈哈，看來你很懂柏林的

冬天。」

「是的，太陰沉了，讓人有
些抑鬱。」

「所以我們才有最多的夕陽
。要有雲，才有朝霞滿天。」

我眼前這位笑眯眯的清潔工
小伙兒，神采奕奕地露出一排潔
白的牙齒，跟我揮揮手，消失在
人群中。

我這才注意到，身邊已站了
很多跟我一樣看夕陽的人。這個
忙碌的城市，在這個下班時分，
竟然有這麼多人因為天邊的這一
片粉紅慢了下來。夕陽照亮了半
個柏林的天空，再慢慢退卻，直
到城市裏的華燈初亮，繁星半月
緩緩升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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釣友會馬友

「這屋裏缺個女主人招呼我們……」 顏少
春把話捅破了，龍慶笑得合不攏嘴，他說
： 「顏組長，不瞞你說，這人，我早相好
了。老金，劉家大隊有個婦女隊長，配你
正合適……」

金東水一聽，使勁搖着頭。龍慶大笑起來
： 「人家劉隊長是黨員，又有文化……
臉紅了，老金，怎麼樣呀……」 顏少春也
笑了。而金東水只是不停地搖頭。

小屋裏談笑風生，門外頭卻有一個人失魂
落魄了。四姑娘搖搖晃晃地抓住一棵柳樹
，心在哭泣：一切希望都破滅了。四姑娘
望着小屋縫隙中透出的燈光，輕輕地說：
「再見了，東水，再見了，葫蘆壩的親人

……」

「救人啊……有人跳河啦……」 隨着一聲
淒厲的喊聲，小屋裏的人都跑了出來，向
柳河溪奔去。

金東水從河裏抱起奄奄一息的四姑娘。他
的眼睛濕潤了， 「秀雲，你的心我知道啊
……」

顏少春一連幾個夜晚坐在四姑娘的小破屋
裏，和她促膝談心。開始時，她不笑，不
說話。隨後，她哭了。顏少春沒用好聽的
話去勸慰她，讓她心中積壓了八年的眼淚
流盡。

許茂和他的女兒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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